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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茶有禅
□汤飞

同事旅游归来，带回一盒茶
叶，名曰蝉茶。我很纳闷：“常听闻
禅茶之名，这蝉茶莫非是故意反其
道而行之？”他笑话我孤陋寡闻：

“此蝉非彼禅，指的是和鸣蝉皆属
同翅目的小绿叶蝉。”如此一来，我
更迷糊了：“难道类似于猴儿酒，茶
香有昆虫的功劳？”

同事笑而不语，拆开一小袋
茶，递到眼前：“仔细瞧瞧。”“茶叶
是用来泡的，不是瞅的，看点在哪
儿？”“初见时，我跟你一样眼拙。”
他用透明的玻璃杯泡了茶，神秘地
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奇迹在茶杯里，因此我目不转
睛地盯着。原本沉睡的卷曲茶叶
被鲜开水叫醒，舒展了身姿，在方
寸之间飘舞，悠然下沉。茶叶亮绿
而茶水金黄，散发出缕缕浓郁的香
味。然而，我无以名之，只得提
问。同事说：“这是蜜香。”

观察一阵，我终于觉出异样：
茶叶边缘有些缺口，该不会是小绿
叶蝉干的坏事吧？他点头又摇头：

“是它咬的没错，不过因祸得福，反
倒成就一品名茶，形成产业，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坏事变好咯！”

“彼得·帕克被蜘蛛咬伤，获得
超能力；这茶被虫咬了，口感会更
佳吗？”

“同事的含义是，咱俩遇到了
相同的难事。”他侃侃而谈，“你有
所不知，小绿叶蝉叮咬茶青，它的
唾液沾染在叶片伤口，促进茶叶内
含物质的分解，继而分泌一种特殊
成分。布满虫咬斑点的残缺茶叶
卖相不佳，可经过特殊工艺的炮
制，自带蜜香，广受欢迎。”

“有虫咬噬，证明茶叶是真正
的纯天然、零农残。”我说。

同事送了一袋茶，我迫不及待
地泡上，思绪随浸润的茶叶沉浮。
虫害致使茶叶不够齐整美观，这在
注重外形的茶叶市场是一大缺憾，
岂能得到挑剔茶客的青睐？损失
看似难以弥补，谁知冥冥中自有天
意，茶树无辜受伤、竭力容伤、顽强
疗伤，最终孕育出美妙滋味，可谓
意外的惊喜。以事后诸葛亮的角
度看，小绿叶蝉之为害，倒是茶生
蜜香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劳
苦功高。

此乃残茶之所以成为蝉茶的外
因。其内因在于，聪明睿智、心灵手
巧的茶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养成
了精研细学、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不轻言放弃——生活不允许他们罢
休。通过一次次别出心裁的尝试，
总算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闯出一条

“智富”的新路子，创出一个驰名茶
界的新品牌。持之以恒，回报必丰。

思维从茶品跳转到人生上。
人生如一棵茶树，难免遭受各种

“虫害”，是在一次次打击中怨天尤
人、一蹶不振吗？固然可能会有旁
人、运气等外在因素相助，但治愈
的关键希望是自愈、自强。只要自
己不垮，任何风浪都是磨砺，增其
定力而不减其冲劲，扬其风采而不
抑其壮志，认识现实而不认命，尊
重现实而不遵命。从困难中学习，
在学习中奋进，于奋进中成长，充
分激发、释放生命的潜能，直至交
出漂亮的答卷，制成具有独特烙印
的人生牌蝉茶。

我饮一小口茶水，颇有所得地
晃着脑袋：此蝉亦彼禅也。

童年·爆米花
□胡娜

爆米花来了，带着秋天独有的收
获，停在了村里的交叉路口。

他们的到来总是锣鼓喧天，大多
时候是一位4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位学
徒，人还没到村里，锣鼓声、吆喝声就
已吵醒村民。谁也不知道他叫啥，只
是依稀记得大人们叫他爆米花。

爆米花习惯了把那个形似椭圆
的，上面附了不知多少层黑锅垢的机
器用担子挑在肩上。由于左右两边的
重量通常不一样，所以当他卸下担子
时，高低肩显得尤其明显。

爆米花的每次表演，都是一场惊
心动魄的“爆破”。大人们把家里晒好
的大米、玉米粒用簸箕、瓜瓢盛出来。
若是哪年哪家粮食有了大丰收，自然
端出来的成品会“艳压群芳”。这时，
他们习惯性打趣地添上一句：“家里也
没啥了，就今年这个收成，和往年一
比，算是差的嘞。”羡慕的、妒忌的自然
不在少数，话题也就此展开。

母亲不愿说人是非，遇见这类情
况，总是谦虚地说：“我们家人多，丰收
再多，还不是有那几张嘴等着呐。”大
人们散落地坐在村口的草垛子上，等
待着爆米花叫号。所谓的叫号，其实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谁先来谁就
自个儿记着。若是临时有事离开一
下，错过了喊号，其他姑婶儿、叔爷都
会七嘴八舌地聊着，把话题带到爆米
花身上。

“你这一天要跑多少个村子呀？”
“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又轻松，又挣
钱。”你一言我一语，爆米花自然会把
谈话突出的几户人家的爆米花炒得更
熟，甜味得当。

我对吃爆米花是提不起兴趣的，
其他小朋友围着这口黑不溜秋的大
锅，为的是里面的美食，我却独独看上
了爆米花的这口吃饭的家伙。我时常
想，那么一口黑色的小锅，怎么足以代
替像父亲、母亲那样常年的日晒雨淋，
以此维持生计呐？

他熟练地把两个支架撑起来，从
担子另一端取出一个用蓑衣材质织成
的大麻袋，铺在支架下边。把锅架上
去后，大米、玉米粒就正式登场了。

他左手固定着支架，右手使劲地
旋转着可以带动锅转动的铁棒，这样
的场景持续三五分钟，先前送进去的
大米、玉米粒在锅里交错地磨合成功
后，就是出炉的瞬间。这是大人、小孩
最聚精会神的时候，只要他一起身，我
们都会屏息以待。

小孩们凑得很近，对锅里出来的
爆米花摩拳擦掌。大人们这时会呵斥
孩子离锅远一点，怕把耳朵震聋。爆
米花不慌不忙地拿出另一个口袋套在
锅的另一端口，在下两秒的时间里，准
会有“砰”的一声巨响，把炒好的爆米
花弹送出来……

等到春暖花开，太阳特别暖和时，
总会让人又一次想起爆米花，我总会
在脑袋里预演更多的问题。大家都有
个共同的期待，再次和爆米花相见。

第二年秋天如约而至，这一次，爆
米花回答了我无休止的问题。他告诉
我：“明年秋天，我会先去红星村，再到
你们村。”

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爆米花，有
人说他在红星村娶了个勤劳的老婆，
开始和村民们一样地劳作；有人说现
代工艺代替了他的生计，他别无选择，
去了很远的大城市打工。

我知道，爆米花永远停留在了那
个金色的童年，我再也不会遇见他，也
再不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畅想那些秋日
里的等待。

冬日随笔
□白娟

写作，是要有功夫、有水
平、有高鉴的文字功底，而写
字，就简单得多了。如我，能把
会写的字和词，组合成想要表
达的意思，呈现在有线条或不
规则的附本上，释放的心情有
了记载就满足。所以，文字记
录下的感觉，也是各种味道，有
时如酒般醇烈，有时如蜜般甜
韵，有时如暴雨般狂猛，有时如
微风般轻奢。

亲戚家娶儿媳妇，喜宴上，
亲人间不免小酌，一番觥筹交
错下来，带着微醉之兴返回家
中。这当儿，暮色浓深，屋里的
一切迷蒙模糊，说不出有什么
具体的形象映入眼帘，大致是
太熟悉这些家当的缘故吧。搅
乱头绪的，是酒精和飞舞的灵
魂碰撞后的麻痹。

此时的心灵，似乎心甘情
愿被它们牵制，梦游一般地飘
入 自 己 也 说 不 清 的 境 界 中
去。这感觉既强烈又奇妙，看
不见的思绪满屋子都是，以致
怀疑自己有点神经质。此刻，
家人早已入睡，客厅只有我，
静静的空间里灌满了深沉。
我戴上耳机，拥着当下的感
觉，随着音乐在深邃的空间里
游来游去。

屋子里的四角都是暗黑
色，窗前的物件成了一堆分辨
不清的影子，只有玻璃窗上映
着客厅灯泡的光照。不知此刻
是我醉在了琴音里，还是琴音
充溢了我的心思，借着酒精的
劲儿把我回旋拉扯，莫名其妙
感动起来。

对，就在此刻，落笔写字
的瞬间，泪水也抢着出镜，配
合握笔的手，和文字一起在这
张纸上留下看得见的斑斑迹
迹。随之而来，这种感觉逐渐
加强，心里的潜流开成一个龙
卷风似的漩涡，潮头卷起，不
能自已，好像那无形的搅棒，
把沉淀在心底乱七八糟的杂
念全部翻腾起来，一下说不出
是什么难忘的事和曾感受过
的情绪，更说不出什么滋味
来。

甜蜜？忧伤？思念？委
屈？已经落实的企盼？没有留
住的遗憾？不觉间，大滴大滴
的泪珠子夺眶而出，滚过脸颊，
掉在本子上，晕染了这些文字，
扩散开，一簇簇淡黑色。

平日里，也会有一些什么
意外的感觉触发，生出一种无
可名状的感觉，却总是一掠而
过，没有如此凝聚的力量，这样
撞击着我的心扉。

暂缓，用全身心所有的感
官系统控制着此刻忍俊不禁的
感觉，把耳机里传来的琴音转
化成微弱细风，软化空气里五
味杂陈的情感，把这种感觉发
泄和延长。来都来了，就多留
它一些时辰吧。

我看见，这浅黄的纸页上，
多了几个小小的水墨鼓包，那
里面一定装满了一种感觉。

爽快地写下这段文字，日
后看来，必是过去之事与将来
之心交替的欢喜与悲戚。在
岁月里，只是淡然，日子一切
如新。

鸟的乐园
□曲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小区前面
那一泓碧水，成了鸟的乐园。

小区前的那个湖叫旌湖，发源于
川西龙门山脉九顶山上的绵远河。
它从雪山之巅欢腾而下，带着原始山
野的天性，带着花草泥土的气息奔流
上百公里，进入成都平原后收敛野
性，在德阳这座城市内化为宽阔平静
的一湾湖水。

德阳有旌湖是幸运的，南飞的候
鸟有了旌湖也是幸运的。

每到冬天，这些鸟儿从遥远的北
方飞来。它们或许是从西伯利亚出
发，或许是从若尔盖大草原出发，甚
至是从梦幻般的北冰洋出发，越过雪
山草地，穿过风霜雨雪，带着一身的
寒气，远远看见德阳这座城市中的一
泓美丽湖泊，便呼朋引伴地停下疲倦
的老翅，一头扎进旌湖温暖的怀抱
中，在这里度过漫长的严冬。

各式各样的鸟类似乎不约而同
喜欢上了这个新的乐园：有调皮的红
嘴鸥，有优雅的白鹭，有可爱的赤麻
鸭，有呆萌的秋沙鸭，甚至还有被称
为“水中大熊猫”的珍贵的青头潜鸭
……据不完全统计，到旌湖过冬的候
鸟已达 30 多种，5000 多只。旌湖成
为四川十大观鸟胜地之一。

每天晨曦初上，我从一片悦耳
的鸟鸣中醒来。走下楼来，是一片
茂密的榕树林，在旌湖岸边形成一
道绿色的屏障。穿行在榕树林中，
浓密的气根须垂落下来，让这些榕
树看上去像是一位位年高德勋、饱
经沧桑的老人。

鸟叫声愈发密集清脆了，变幻着
各种节奏，如同一场森林演唱会。鸟
儿们在这些老人的头上居住，那浓密
的树冠是它们最好的房子。冬天的
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长长
的气根须迎风飘扬，这场景像极了北
欧童话中的魔幻森林，而鸟儿，便是
这魔幻森林中的精灵。

穿过榕树林，视野豁然开朗，一
幅无比生动的图景出现在眼前。波
光闪闪的水面上，上千只各种各样的
鸟儿在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远处，
三只细嘴鸥在相互追逐，时而掠过水
面，时而冲上蓝天，时而翻身，时而打
滚，时而俯冲，尽情表演着高超的飞
翔技术。

一群红头潜鸭似乎无视这表演，
它们排列成方队，悠闲地在水中觅
食。一旦发现小鱼儿，立即以闪电般
的速度翻身入水，水面上腾起一阵细
浪。近处，一群红嘴鸥在盘旋飞舞，
争抢一个小孩手上拿着的面包。红
嘴鸥以高超的技巧，飞翔着争吃面包
屑，其中一只还调皮地停在小孩的肩
上。

小孩子的笑声和鸟儿的叫声融
合在一起，形成最和谐的人与自然交
响曲。相信这孩子长大后，也定会成
为一名爱鸟者吧。

岸边，时常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
地甚至国外的朋友们，拿着各种摄影
器材“打鸟”。这里不仅成为鸟儿的
乐园，也成为爱鸟观鸟者的乐园。德
阳市成立了爱鸟协会，志愿者在旌湖
中修建了几个鸟岛，为前来过冬的鸟
儿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并购买了鸟食
免费提供给游客喂鸟。

正是有了人类对鸟儿的关爱，鸟
儿才会对人类产生信任感，旌湖才能
成为鸟儿新的乐园。德阳，这座著名
的重工业城市，因鸟儿的到来而变得
温情脉脉，也因为这些新的居客，变
得更加生动美丽。


